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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杨德中向美方提出了两个问题：“美方随
尼克松访华人员有多少带枪的？你们安全方
面用的荧光镜怎样使用？”

利文古德说：“我们到北京的安全人员共
!"人，其中 !#人带枪。到杭州和上海两地安
全人员各 $人，其中两地各有 %人带枪。总统
到杭州、上海访问时，从北京去的有 &"人，加
上两地带枪的安全人员，在杭州、上海各有 '&

人带枪。”
他还向我方人员介绍说：“荧光镜是检查

我方上飞机行李用的，特别是 !$日离开上海
回国时要使用。检查时，需要你们提供场地及
其他便利条件，请问这样做你们有什么意见？”

杨德中表示：“中方乘飞机外出人员的行
李统由我们负责，美方外出人员行李由美方负
责，是否用荧光镜检查美方人员行李，由你们
自定。”

据我们所知，白宫警卫当局对于现代科
学为凶杀者提供的可怕的武器———原子微
尘、细菌和各种毒气的突然袭击，也有严密的
预防措施。会谈中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他们把
这类人员都列入来访的技术人员之中。

意外安排让美方警卫丢了头
号警卫对象

&()*年 *月 *+日上午 &&时 ,-分，尼克
松的专机在北京东郊机场着陆。按惯例，国家
元首来华访问，仪仗队为 +!-人到 +%%人，而
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多达 ,"-人。这种少有
的高规格，令尼克松非常满意。欢迎仪式后，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同乘一部红旗防弹轿
车，直趋钓鱼台国宾馆。此时，美方四位特工，
急促地跳上尼的后卫车，同我坐在一起。上车
后，他们不及同我打招呼，即刻从衣内把枪拔
出，子弹上膛，面视车外，如临近敌，直到住地。
一路上他们诧异地看着我，稳坐司机旁不慌不
忙，枪也不掏，若无其事。

午饭后一个多小时，我还在 +$号楼值班
室忙着，周恩来总理来到楼内，找到总统助理
查平。周总理说：“毛主席现在要见尼克松总

统。”查平赶忙向总统汇报。听查平说，此时，
尼克松在宾馆房间，正准备洗个热水澡。获悉
毛主席的邀请，尼克松迅速打好领带整装待
发。总统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他的着装速度说
明，他既惊讶又兴奋。

毛主席破例在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
就在中南海会见了他，同他进行了认真、坦率
的谈话。也恰恰是由于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意
外和匆促，所以当时没来得及和美方安全官
打招呼，使随身警卫的美方特工没有跟上。美
方警卫人员发现他们的总统及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等不见了，把国家首脑、头号警卫对象给
警卫丢了，这可是要命的失职，随行的警卫人
员顿时慌作一团。

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见美方的警
卫人员在钓鱼台住地范围内，像没头苍蝇似
的撞来撞去，便告诉他们不必紧张，你们的总
统受着很好的接待，安全上是绝对没有问题
的。虽然做了这样的解释，但还是可以从他们
的神情上，看出有几分惴惴不安。

美方特工部要求协调好双方工作的配
合，第二天的上午在钓鱼台宾馆，杨德中找了
个适当机会，同美方人员说明了当时的急促
情况，并表示了歉意，这件事才妥善了结。

后来，这件事还惊动了基辛格，他在写《周
恩来的含蓄和敏感》一文时这样说：“我们在周
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国的国产汽车，前往毛
泽东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员不准随行。”

这天，我没顾得上吃中饭，匆匆同美方特
工部主任罗伯特·泰勒一起乘周总理陪同尼
克松的后卫车到中南海。

毛主席同尼克松晤谈时，我们就在主席谈
话室外面的小房间呆着，室内还有新华社外事
记者李琴等人。泰勒此时不间断地向美国白宫
联系，他要报告总统的行踪，但就是没有信息，
他用了几种通信器材，始终叫不通，急得满头大
汗。我和李琴都劝他待换个地方再打。他说美
国法律有规定“不能等”。直到最后离开中南海，
他还是与白宫未能沟通。

这次会面期间，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尴

尬场面。毛主席的纵横捭阖，和美国人的充分
准备，使交谈的气氛一直很轻松很融洽。但就
在这时，美方一个在场人员的口袋里发出一
种奇怪的声响。他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摆弄
几下，却依然无法使声响停下来，只得无奈地
从口袋里把发出声响的东西拿了出来。

原来，他在衣服的口袋里悄悄地装了一
个微型录音机。也许是带子到头了，或出了什
么故障，所以发出了声响。他本想在口袋中操
作，把声响制止住，但没有做到，只好把录音
机拿出来，尴尬地当众关上。

偷偷摸摸地录音这种行为，毛主席历来
是反感的，但此番哲学泛论也没什么密不可
宣的内容，美国人已经非常狼狈了，他也就失
去了再加揶揄的兴致，便大度地继续着原来
的话题，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日晚 )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
宴会厅举行宴会，欢迎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周
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席间，周总理乘兴拿了一支火柴，点燃了自己
酒杯的茅台酒，以示“茅台”的高纯度。他告知
尼克松红军长征路过贵州时，“茅台”消炎、止
痛帮了我们的大忙。笑声中双双又干了一杯。

乐队连续地演奏了中美两国乐曲，对宴
会有不小的震动。当晚《华盛顿邮报》就报道：
“晚宴最后，尼克松总统还做了一件‘不寻常
的事’：他穿过宴会厅，走向演奏的中国乐队，
致谢并大加赞赏———晚宴上，乐队除了演奏

中国乐曲，还特地奏了一首美国民歌《美丽的
亚美利加》。这首歌显然经过了精心挑选：它
是尼克松的心爱之曲，并在其总统就职仪式
上演奏过。”

值得一提的是，当尼克松总统离开座位，
穿过人群，走向乐队时，美方几位特工，立时
起身追随，引起会场一阵小小惊动。我示意对
方，请回座位就餐，会场立时安定下来。

游览长城、故宫巧遇大雪纷飞
!月 !,日晚，周总理陪同尼克松一行在

首都体育馆，观看了由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
表演。就在看表演的时候，纷纷扬扬飘起了雪
花，而且越来越大。可按预定的活动日程，翌
日的上午是尼克松一行游览长城、定陵。

如果雪一直这样下的话，长城、定陵的游
览还能去吗？几位负责安全接待的负责人一时
拿不定主意，当体育馆活动结束后，已经很晚
了，这时还是周总理一锤定音，不管想什么办
法，明天还是按原定日程行动。他告知有关负
责人当晚到八达岭沿途实地看看，并议定采取
什么措施。

晚会一结束，当夜吴忠、杨德中、刘传新带
负责安全的有关人员，就赴长城、定陵等参观点
去实地勘察。

雪确实下得很大，沿途积雪很厚，特别是
从南口到八达岭一段，由于山路崎岖更加危
险。勘察人员在返回下山时，吴忠的汽车因路
滑刹不住，撞到了杨德中的汽车尾部，可见不
采取措施，第二天到长城行车安全就很难保
证了。

他们返回城里，报经周总理同意，采取发
动群众的办法。紧急动员了几十部洒水车，路
面分段包干，连夜对次日游览要经过的路段，
进行喷洒盐水和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人力，
对登长城的步行道上的积雪，也进行了清扫。!
月 !.日清晨，我根据主车和前后卫车司机的
建议，组织他们，开了一辆红旗轿车，从钓鱼台
到八达岭，亲自跑了一趟，回来后向车队其他
人员，细致地介绍了雪后山路的驾驶技巧。

"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尼克松总统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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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周松明心情不错，母亲经过治疗，身
体也有好转，他减轻了精神负担。上午在办公
室里，接到文管会副主任的电话，他听了对方
的要求答道：“你们文管会，是市里的领导部
门……这样吧，上午十点我在酒店咖啡厅恭
候你们，再详细谈这件事，好吗？……好，就这
样定了。”

周松明挂了电话，发现乔雅已
推门而入，他有点佯装严肃地说：
“进来不敲门，什么规矩？”

“我突然想起一件好事，还管什
么规矩不规矩，”乔雅微笑着说。
“什么好事？说来听听。”“我想

帮宋春花介绍个对象……”乔雅注
视周松明的反应。周松明没有接话，
只是睁大着眼睛。
“那人就是你的老战友，安全局

的梁工程师，你看怎么样？”乔雅率
直地发问。

周松明思索一下，有点顿悟地
道：“好主意，亏你想得出……我马
上联系一下。你也去找姓宋的谈谈，
摸摸她的底。”
“不需要了，她前两天已经托过我了。”
在华贵大酒店台球房，黄玄兴陪吴大腾

等三位私营企业老板打台球。说实话他的斯
诺克球技还蛮高，一般人只能甘拜下风。早在
读中学时，放学后经常扑在台球房里“蹲点”，
久而久之，技能练得炉火纯青，故往日那些小
兄弟都称他为大哥。吴大腾也不是个熊包，除
台球外其他白相的门道，绝对不会输给黄玄
兴，特别是涉赌的麻将、牌九，更是一名高手。
几局过后，吴大腾忍不住地问：“黄总，动

迁的事快要结束了，前期承包的费用，你只给
了八成，是想让我自己垫钱进去？”
“啊呀，这是什么大事，我给你盘算过，先

前给你的钱绰绰有余，三家钉子户都没有拔
掉，着什么急？”黄玄兴漫不经心地反诘。
“绰绰有余？你是什么算盘？当初我同你

签合同时，你没有算过？如今你要想反悔是不
是？告诉你，我们有合同，就是你看我发大财，
也无能为力！”
“兄弟，你怎么啦，想翻脸？……”黄玄兴

眼睛一瞪，随后又诡怪地笑了笑，“做生意要

‘吃水不忘掘井人’，你呀……老实对你说吧，
要拎清行情，过河不要拆桥……”“我听懂了，
还有……关键时候还要把桥加固……”
黄玄兴听了点点头，转身上洗手间去，吴

大腾心领神会地跟了出去。只听见吴大腾在
黄玄兴耳畔轻声说：“你再打百分之十五款
子，兄弟也就有‘加固’费用啦……”

市文管会的副主任带着秘书准
时来到酒店，周松明在酒店门口迎
接，一起步入咖啡厅。

坐定之后，副主任说话开门见
山：“我们特意来，解决‘元青花’瓷瓶
的保管问题。”

周松明诚恳地说：“想听听文管
会的意见，只要按规定办理，酒店就
贯彻落实。”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已进

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文物
的归属权不变的前提下，按照文物管
理有关规定，国资企业收藏的珍贵文
物，原则上由市里专业部门代为保
管。如果有特别的需要，可以按照规
定的程序提取。”副主任如实地说。

周松明点点头，问道：“那归属权
是否可以转移？”副主任回答：“国家重要文物
的保护，只是为了确保其完好、不遭损坏以及
严防流出境外，至于归属权转移恐怕没有限
制，但如果确实需要办理，应该提出申请，报
政府文管部门审批。”
“那我清楚了……现在这瓷瓶的保管，我

们就按照文管会有关规定处理。”显然周松明
表示了同意，“如果归属权需要转移，我们也
会按照您刚才的说法行事。”
午餐时，乔雅低着头在职工小餐厅里吃

饭。周松明端着餐盘，坐到她身旁，轻声地说：
“梁工程师那边，我问过了，基本上没有问题，
就约个时间吧。”“这事晚做不如早做，我看
就放在今天晚上，具体时间和地点，等我联系
以后告诉你。”乔雅把嘴里食物咽下后回答。
“那当然，以你为主……”周松明见乔雅白了
他一眼，忍下未说完的话，马上改口，“以女方
为主……”
当晚一篇宣传韩根宝舍己救人先进事迹

的通讯稿，竟然在东海晚报二版上刊登了，他
确实是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 ! !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邬达克是个光

荣的旗手

&(&%年的 *月，邬达克随部队开往俄国
前线，%月 &日，他被任命为部队中的旗手。
全欧洲都被卷入的这场战争，代价是十分惨
重的。在马恩河、凡尔登、索姆河等地，战争以
它最为恐怖的方式对生命作着无望的祭奠。
那么，历史是否真实地记载了未来杰出的建
筑设计师邬达克先生此时的所思所想？他对
严格地说由奥匈帝国迫不及待想要加入的这
场战争是否持有更为广阔的人道主义视野？
他对战争中的苦难人性又有着怎样深切的体
会？我们只知道一点，邬达克先生堪称奥匈帝
国的一名忠诚战士。

&(&%年 &-月邬达克从师指挥所开始，
一路护送冯·马杰瓦克爵士，他还接受了师参
谋长巴拉萨中命令，尽可能前往 ,$*高地，调
查突发情况，查明那里是否有自己的部队或
俄军。邬达克带领冯·马杰瓦克爵士来到 ,$*

高地下方，这时，第 %)帝国皇家团的一个连
弄错了他们在河谷中的方向，正遭受重炮火
和机枪的侧翼打击，并面临着被歼灭的危险。
发现这个情况后，邬达克跑步穿越河谷，接近
这个连后，带领他们穿过一片通往 ,$*高地
的荒地。由于他对地形了如指掌，使得这个连
队能够经由通讯壕沟在俄军眼皮底下接近他
们，最后，伤亡甚少地赶走了俄军。深秋的某
天，陆军司令亚茨爵士在冯·马杰瓦克爵士的
陪同下来到指挥所，当着全体军官和师预备
队人员进行了一番演讲，授予邬达克一枚英
勇小银勋章，并通知他，他被晋升为中尉。

&(&"年 "月 "日，邬达克所在的那个师
接到向北撤退的命令，邬达克带领大家迅速
撤退，当他和小分队距离自己的战壕还有大
约一半路程的时候，四面八方赶来的哥萨克
人发动了进攻，小分队被彻底击溃，邬达克头
部受到袭击，倒在了地上。俄国人先将邬达克
转移到了 /012，这里已经聚集了数以千计的
被俘军官，接着，又将他从那里转移到莫斯

科，大约两个月后，邬达克被遣送到
西伯利亚的哈巴罗夫斯克，在那个军
官战俘集中营里关着大约 ,---个战
俘，邬达克是其中之一。

+(+)年 +*月，邬达克在战俘营
中不慎摔倒，检查下来，他的腿部竟有

三处骨折。由于伤势比较严重，俄国人将他转
移到位于哈巴罗夫斯克的一家俄国部队医院，
他在那里接受着治疗。治疗结束后，他的右腿
短了一截，成了一个跛子，俄国人就此宣布拉
斯洛·邬达克成了一名残疾人。还乡的希望却
由此而产生。+(+$年 %月，邬达克登上了丹麦
的红十字残疾人专列，既然前往西方的路已被
堵死，那就逃向东方吧。+(+$年 (月，就在邬达
克作着逃走准备的时候，捷克军团出现在了希
洛克车站，他们到处搜寻逃跑的战俘，凡是被他
们抓到，只有两个出路：有捷克或斯洛伐克名字
的必须加入军团；没有的，就地处决。形势凶险，
而且十分紧急，逃跑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彻底完
成，邬达克先前申请前往中国哈尔滨的自由护
照尽管已经到达铁路的管理部门，但他还在等
着有关人员将自由护照发给他，但时间显然不
属于他，等待更不属于他，倘若被捷克军团抓
住，那么，奥匈帝国的邬达克中尉只有死路一
条。唯有放弃一切、立刻向东，才是一线生机。
他们首先取得了一辆运行于铁轨上的人

力推车，化装成普通的民工推着车沿着西伯
利亚铁路出了监狱。推了一段距离，确证士兵
们在远处后，邬达克跳下推车躲进了丛林。他
一个人一直走到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
的河岸边，当时河水全部结冰，他不假思索地
跨过河，走向黑龙江的对岸，走向中国。

+(+$年 +-月初，历经千辛万苦，邬达克
终于到达了中国的哈尔滨。中国东方铁路管
理部门归俄罗斯所有，最高首脑是亚凡斯由
将军。在经过了种种复杂的手续之后，命运再
一次选择站在了邬达克一边，俄国人用边境
护照更换了他手中的假护照，而有了这张边
境护照，他就能够前往中国和日本。+(+$年
+-月 (日，邬达克拿着亚凡斯由将军签发的
边境护照，又用在希洛克攒下但已经所剩无
几的卢布，购买了一张船票，搭乘着日本邮轮
再次出发。这一次，邬达克前往的是上海，一
个对他来说十分模糊、十分缥缈却又充满了
种种可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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